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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牡丹亭 》 中 《关雎》 的意义

李 思涯

内容提要 《 牡丹 亭 》 中杜丽娘将 《 关雎 》 的 圣人之情 理解为普通男 女之情 ， 与 《 关

雎 》 的 阐 释史及宋 明理 学 的发展有关 。 陈最 良 并非 完全依注解书 ， 他将
“

逑
”

解释 为
“

求
”

， 引 发 了杜 丽娘对 男女相 互追逐之情 的好奇 ， 《 牡丹亭 》 将此 细致展现 。 《 牡丹

亭 》 的结构也是依照 《 关雎 》 的结构而设计 的 ， 杜丽娘形象异常 鲜 明 与 《 关 雎》 颂扬

窈窕淑女不谋而合 ， 《 牡丹 亭 》 中 的 草 木物 象烘托 出 的情感氛 围 与 《 关 雎 》 之
“

兴
”

也有 关 。

现在的研究对 《牡丹亭 》 中杜宝 、 陈最良 以质疑 。 为何古今批评者有如 此大的反差 ？ 最大的

《诗经》 教化杜丽娘非常在意 ， 如梅溪说 ， 杜宝在可能是 ， 古代批评者并不认为 以 《诗经》 来教杜

杜丽娘 自然 的春意萌发时企图扼杀它 ， 聘了个老丽娘有特别 的过错之处。 清代吴吴 山 三妇合评

成持重的腐儒陈最 良 ， 施 以诗书礼义的封建教育 ， 《牡丹亭 》 本 中甚至说 ：

“

从闺 门 内论诗 ， 极合 ，

为的是抬高 出卖的身价 ； 陈最 良站在卫道者的立不然三百篇从何说起 。

” ？
带有褒扬的意味 。 这不禁

场来教 《诗经》 ， 教 《关雎》

一

诗 ， 绝 口 不谈爱使人要问 ：
以现代的阶级观或女权主义的视角来

情
，
俨然是副正人君子的模样

？
。 徐朔方指出 ， 明批评 《牡丹亭》 ， 对于理解代表着晚 明思想文化的

代的皇帝与后妃积极提倡
“

女德
”

， 编刊妇女道德这一经典文本是进步还是误读 ？ 《诗经》 首篇 《关

教科书以毒害她们的精神生活 ， 戏 曲 中杜丽娘奉雎》 被引人 《牡丹亭 》 ， 对整个 《牡丹亭》 到底有

命读书
，
正是当时中上层社会的风气 不仅中 国何特别的意义 ？ 已有学者从 《关雎》 外部接受史

内地学者如此 ， 境外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 。 如 台的角度解释 《牡丹亭 》 的时代意义
？

， 本文则尝试

湾学者张淑香认为 ， 闺塾是父权对女性所施行的从 《关雎》 与 《牡丹亭》 内在精神关系 的理路及

文化制约 ， 目 的在于通过制式的经典驯服和教化内在结构关系上探究其意义 。

漫无形状、 不合绳检的女性 ，
将之纳人规矩典范

的模子 ； 杜宝主张习 《诗》 ， 正因 为 《诗经 》 开首一 从
“

圣人之情
”

到男女之情

便是后妃之德 、 有风有化 、 宜室宜家这
一套强 调

“

无邪
”

德制式教化 美 国学者高彦颐也说 ， 杜有学者认为 ， 陈最 良对这些教义是一知半解

丽娘的塾师陈最 良是一位僵化的儒学道德家 ， 杜的 ，
如教 《诗经 》 就歪 曲真意 另有学者依据

丽娘熟知儒家经典和女性道德规训 ， 但她发现死《牡丹亭 》 中 杜丽娘的话
“

依书注解 ， 学生 自会
”

记硬背和道德说教是令人窒息的
？

。 大体说来 ， 杜得出结论说 ：

“

陈最良是在理学污染的环境中成长

宝 、 陈最良以 《诗经》 教导杜丽娘 ， 在学者笔下起来的典型人物 。 他只会鹦鹉学舌般地
‘

依注解

成了反面教材 ， 是值得批判的行为 。书
’

，
而没有 自 己 的 体会 ， 不会领会作 品 的真

然而 ， 有趣的是 ， 《牡丹亭》 诞生之后 ， 明代谛 。

” ？
这些论述中隐含着两个问题 ： 其一 ， 什么是

的批评家却很少专注这个地方 ， 就算是 1 6 1 8 年臧作品的真意与真谛 ？ 即 《关雎 》 到 底在讲什么 ？

懋循改本 《还魂记 》 的批语 、 朱墨本 《牡丹亭》其二 ， 陈最良对 《关雎》 的理解是
一知半解 、 没

的评语 、
1 6 2 3 年王思任 《牡丹亭 》 批评本 ， 这种有 自 己的体会吗 ？

便于在细致之处展开评价的评本都没有对此提出首先说第一个问题。 若认为陈最 良没有理解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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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雎》 的真谏 ， 那么 ， 毫无疑问是杜丽娘理解了二是
“

窈窕淑女 ， 君子好逑
”

何意 ， 其三是 《关

所谓的真谛 。 那
“

真谛
”

是什么呢？ 《牡丹亭》 第雎》 为何被置于 《诗经》 之首 。

九出 《肃苑》 ， 丫头春香说 ， 小姐因老师教读 《毛在 《毛诗》 看来 ， 《周南》 诸篇都与后妃有

诗》

“

窈窕淑女 ， 君子好逑
”

， 就悄然废书感叹 ： 关 ， 《关雎》 中
“

窈窕淑女 ， 君子好逑
”

的意思是
“

圣人之情
，
尽 见于此 矣 。 今古 同 怀 ，

岂 不然
“

后妃有关雎之德 ，
是幽间贞专之善女 ， 宜为君子

乎 ？

”？
春香为 了杜丽娘游园 ， 去找小花郎打扫花之好匹

”

；

“

参差荇菜 ， 左右流之
”

的意思是
“

后

园 ， 途中遇到 了陈最 良 ， 假借丽娘的父亲杜宝埋妃有关雎之德 ，
乃能共荇菜 ，

备庶物 ， 以事宗庙

怨陈最良 ：

“

说你讲 《毛诗》 ，
讲的忒精了 。 小姐也

”

；

“

窈窕淑女 ，
钟鼓乐之

”

是因 为
“

德盛者宜

呵
， 为诗章 ， 讲动情肠 。

”

并肓 ：

“

小姐说
，
关了有钟鼓之乐

”

。 故而 ， 《毛诗》 对 《关雎》 的整个

的睢鳩 ， 尚 然有洲诸之兴 ，
可 以人而不如鸟乎 ！

”

解释都是围绕
“

后妃之德
”

来进行 的 。 既然 《毛

春香指明 ， 小姐是因读 《关雎》 而情致萌动 。 有诗》 判定 《关雎》 有关
“

后妃之德
”

， 因而 《关

学者指出 ， 杜丽娘的人生第
一

课就是 《诗经 》 首雎》 被置于 《诗经》 之首的理由就是
“

后妃说乐

篇 《关雎》 ， 在她的父亲和陈最良看来
，

《关雎》君子之德 ， 无不和谐 ， 又不淫其色 。 慎 固 幽深 ，

说的是后妃之德 ， 是最适当 的教本 ， 但杜丽娘却若雎鸿之有别焉 。 然后可 以风化天下 。 夫妇有别

直觉地认出了这是一首热烈的恋歌
？

。 《关雎》 是则父子亲 ，
父子亲则君臣敬 ， 君臣敬则朝廷正 ，

热烈的恋歌并能使人情致萌动 ， 这应该被视作是朝廷正则王化成
”

。 后妃与君子和谐又不过于淫 ，

《关雎》 的真谙。可风化天下
，
也即序中所说

“

风之始也 ， 所以风

不过 ， 需要留意杜丽娘感叹 中 的两个问题 ：
天下而正夫妇也 。 故用之乡人焉 ， 用之邦 国焉

”

。

一

， 她读到的是
“

圣人之情
”

；
二

， 触发她感触的《牡丹亭》 第七 出 《闺塾》 中陈最良就是按这

是
“

今古同怀
”

。

“

圣人之情
”

如何与普通人
“

今个意思讲解 《关雎》 的 ：

“

论 《六经》 ， 《诗经》

古同怀
＂

而使杜丽娘动了情肠 ？ 这之间有
一条鸿最跑 ， 闺 门 内许多风雅 ： 有指证 ， 姜嫄产哇 ；

不

沟 ， 需要经过阐释才能填补起来 。嫉妒 ， 后妃贤达 。 更有那 咏鸡鸣 ， 伤燕羽 ， 泣江

为何说有鸿沟存在呢？ 《牡丹亭》 明确指 出 ， 皋 ， 思汉广 ， 洗净铅华 。 有风有化 ， 宜室宜家。

”

陈最良教授的是 《毛诗》 。 《毛诗》 在诗序中指 明 ， 不管是
“

姜嫄产哇
”

还是
“

后妃贤达
”

， 不管是

《关雎》 的 旨意是 ：

“

关雎 ， 后妃之德也 。

” ？
这是《齐风 ？ 鸡鸣》 、 《邶风 ？ 燕燕》 还是 《周南

？ 汉

个经典化的解释 ， 影响深远 。 诗序进一步将 《关广 》 ， 要落实的就是
“

有风有化 ， 宜室宜家
”

的

雎》 之义细化为 ：

“

是以 《关雎》 ， 乐得淑女以配
“

闺 门内许多风雅
”

的美德 ，
也就是

“

风天下而正

君子 ， 忧在进 贤 ， 不淫其色 ， 哀窈窕 ， 思贤才 ， 夫妇
”

。 陈最良教 《毛诗 》 ， 把其中 的 旨意
“

用之

而无伤善之心焉 。 是关雎之义也 。

”

指明所讲的有乡人
”

， 教化在杜丽娘身上 ， 实践下来 。

关
“

圣人之情
”

。 《牡丹亭》 第五出 《延师》 中杜不过 ， 需要问 的是 ： 既然 《关雎》 中 幽 间贞

宝就说
“

《诗经》 开首便是后妃之德
”

，
可见说专的善女宜为君子的好配偶 ， 那么 ， 淑女与君子

《关雎》 之旨是
“

后妃之德
”

是当时人们普遍认可之间有普通的男女之情吗 ？ 但 《毛诗 》 更多地把

的 。 就连杜丽娘也认 同
“

圣人之情 ， 尽见于此
”

。

“

窈窕淑女 ， 君子好逑
”

诗的重心放在 了诗教与政

那么 ，

“

后妃之德
”

的
“

圣人之情
”

如何让
一个青教上 ， 从圣人的男 女之情如何能到普通人的男女

春少女情不 自抑 ？ 丽娘说是因为
“

今古同怀
”

。 正之情这条道路上 ， 《毛诗》 作为经典 ， 并没有提供

是在此 ， 杜丽娘做 了个推论 ，
即从

“

圣人之情
”

理论的支持 。

到男女之情这之间的
“

情
”

可以互通。 《毛诗 》 所开创 了 《诗经》 阐释另 一范式的朱熹又是如

言的真谛
“

后妃之德
”

如何变成了杜丽娘念兹在何理解 《关雎 》 的呢？ 朱熹在 《诗序辨说》 中赞

兹的真谛
“

男女之情
”

， 这与 《关雎》 的阐释史及同
“

关雎 ， 后妃之德也
”

， 但指认后妃是
“

文王之

宋明理学的发展均有关 。妃大娘也
”？

。 在 《诗集传》 中 ， 朱熹解释
“

窈窕

以笔者 的观察 ，
历代对 《关雎》 的阐释 ，

关淑女 ， 君子好逑
”

说 ，

“

淑 ， 善也。 女者 ， 未嫁之

注的最主要三个问题 ，
其一是 《关雎》 之 旨 ， 其称 ， 盖指文王之妃大娘为处子时而言也

”

，
而

“

君

？ 1 9 9 
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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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则指文王也
”

， 确定了 《关雎》 中 的淑女与君子及男女之情 ， 因而也未对圣人之情如何与普通男

分别为大姒与文王 。 朱子说 ：

“

周之文王生有圣女之情的沟通提供理论基础 。

德 ， 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 ， 宫 中之人 ， 于其始在具体的 《关雎 》 理解 中 ， 大儒们无暇顾芨

至
，
见其有幽 闲贞 静之德 ， 故作是诗。 言彼关关圣人之情与通常男女之情 的问题 ， 然而 ， 在理学

然之雎鸡 ， 则相与和 鸣于河洲之上矣 ， 此窈窕之讨论中涉及的却不少 。 程颢在 《答横渠张子厚先

淑女 ， 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 ？

”

朱子虽然认定 了生书》 中说 ：

“

夫天地之常 ， 以其心普万物而无

《关雎》 描述的是文王与大娘的二人世界 ，
二人的心

；
圣人之常 ， 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……是圣人

男女之情如何？ 朱子没有解释 。 朱子认为此诗是之喜怒 ，
不系 于心而系于物也… …今以 自私用智

以
“

宫中之人
”

的 口 吻所述 ， 因而他所说的
“

此之喜怒 ， 而视圣人喜怒之正 ， 为何如哉 ？

” ？
程颢在

窈窕之淑女 ， 既得之 ， 则当亲爱而娱乐之矣……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 中论圣人与通常人的差别 曰 ：

故其喜乐尊奉之意 ， 不能 自 巳
”

， 虽充满欢喜之
“

其中动而七情出焉 ，
曰喜怒哀惧爱恶欲 。 情既炽

“

情
”

， 但这并非男女二人之情 ，
而是

“

宫中之人
”

而益荡 ， 其性凿矣 。 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 ，

对淑女之情 。 朱子引用汉代匡衡的说法 ：

“ ‘

窈窕正其心
，
养其性 ，

故曰性其情 。 愚者则不知制之 ，

淑女君子好仇 ， 言能致其贞 淑 ， 不贰其操 ， 情欲纵其情而至于邪僻 ， 梏其性而亡之 ， 故 曰 情其

之感无介乎容仪 ， 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 。 夫然后性 。

” ？
圣人与 常人 的差别就是

“

性其情
”

与
“

情

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 。 此纲纪之首 、 王教之端其性
”

的差别 。 朱熹 《朱子语类》 中有 ：

“

或问 ：

也 。

’

可谓善说诗矣 。

” ？
把情欲之感 、 宴私之意隐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 …… 同行异情盖亦有之 ， 如

藏了起来 。 至于为何 《关雎》 被置于首篇 ， 《诗序
‘

口之于味 ， 目之于色 ， 耳之于声 ， 鼻之于臭 ，
四

辨说》 中朱子引用南丰曾氏即 曾巩的说法 ：

“‘

先肢之于安佚
’

， 圣人与常人皆如此 ， 是同行也 。 然

王之政 ，
必 自 内始 ， 故其闺 门 之治 ……盖本于文圣人不溺于此 ， 所以与常人异耳 。

” ？
大程与朱子更

王之躬化 ， 故 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 ， 外则群臣有多地强调 了圣人之情与普通人之情的差别 。 宋明

二南之美与之相成 ， 其推而及远
， 则商辛之昏俗 ，

理学发展到 明代阳 明心学 ，
王 阳 明更强调心性一

江汉之小国 ， 兔罝之野人 ， 莫不好善而不 自 知 。 体 。 阳 明说 ：

“

乐是心之本体 ，
虽不同于七情之

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 。

’

窃谓此说庶几得乐 ， 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 。 虽则圣贤别有真乐 ，

之风之始也 。

”？
先王之政 由身边做起 ， 从闺 门之治而亦常人之所同有 。

” ？阳明 的后学罗汝芳 ， 即汤显

开始 。 《诗集传》 中朱子引 用匡衡之说发挥 ：

“

康祖的老师 ，
也说 ：

“

道即 曰率性… …故此个道理 ，

衡曰 ， 妃匹之际 ，
生民之始 ， 万福之原 。 婚姻之充满于 日 用 ， 舒于情性 ，

圣人与愚人
一

般 ， 今人

礼正 ， 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 。 孔子论诗以关雎为与古人一般 。

”？
道即 隐含在通常的喜怒哀乐之中 ，

始
，
言太上者民之父母 ， 后夫人之行

， 不侔乎天圣人与愚人都是如此 。 从宋代理学向 明代心学发

地
， 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 。 自上世以展的过程 中 ， 越来越倾 向 于 阐发圣愚之情 的

一

来 ，
三代兴废 ， 未有不由此者也 。

”？
同样强调教化致性 。

作用 ，
不过特意指明 了是文王的教化作用。 朱子体现于对 《关雎》 的解释中 ， 亦是如此 。 元

不提圣人之间的男女之情 ， 与他重视的
“

学诗之代梁寅 《诗演义》 卷
一

国风 ：

“

好逑 ， 谓夫妇相称

本
”

有关 。 朱子说 ：

“

孔子曰 ： 关雎乐而不淫 ， 哀为匹偶之善者也 。 常人之夫妇 ， 恩胜则 亏义 ， 义

而不伤 。 愚谓此言为此诗者 ， 得其性情之正 ， 声胜则少恩 。 以 窈窕之淑女为君子之善匹 ， 则同德

气之和也 。 盖德如雎鸠 ， 挚而有别 ， 则后妃性情相好 ，
恩义兼存 。

” ＠
言下之意认同 了圣人之情可以

．

之正固可 以见其
一

端矣 。 至于寤寐反侧 ， 琴瑟钟与普通夫妇相通 ，
但还表示 了忧虑 。 明人则不同 。

鼓 ， 极其哀乐而皆不过其则焉 。 则诗人性情之正乙丑进士许天赠 《诗经正义》 说 ：

“

周之文王云云

又可以见其全体也 。 独其声气之和 ， 有不可得而之德 ， 故作此诗 ，
盖谓婚姻乃人道之始 ， 而男 女

闻者 ，
虽若可恨 ， 然学者姑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以一德为难 。

”

许天赠认为 《关雎》 是
“

诗人即兴

心焉 ， 则亦可 以得学诗之本矣 。

” ？
在对 《关雎》 的美圣配之善

”

， 其基础就是男女的婚姻 ，

“

其始之

阐释中 ， 朱子因强调
“

性情之正
”

的根本而不提未得也 ， 吾安能 以 忘情哉… …悠哉悠哉 ， 其思之
？

 2 0 0 
？





〈〈牡丹亭》 中 《关雎》 的意义


深长而不能 自 已也
” ？

， 更多地关注到男 女之间 的《毛诗》 中解释
“

好逑
”

就是
“

好匹
”

，

“

逑 ，

爱情 。 有学者指 出 ， 明代中 晚期无论是 民风还是匹也
”

。

“

好
”

读为汉语普通话 的第三声 。 好逑 ，

士风 ， 无论是思想领域还是创作领域 ， 都发生了是好的配偶 ， 即
“

宜为君子之好匹
” ？

。 后世通常

由
“

崇理
”

向
“

崇情
”

、 由高雅向世俗的转变 。 这的解释都如是说。 但陈最 良却没有这样解释 ，
而

样
，
情感化与世俗化的社会环境 ， 便构成 了 《诗说

“

幽闲女子 ， 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
”

， 将

经》 学由人伦道德 、 天理纲常为重心 的经学研究 ，

“

逑
”

释作
“

求
”

， 解释为动词 。 也即是说 ， 陈最

向 以人生情怀为基调的文学研究转变的一个历史良并没有严格依照 《毛诗 》 的说法来讲解 ， 他并

背景
？

。 这个观察确为实情 。 晚 明 的冯梦龙说 ： 非按 《毛诗》

“

依注解书
”

， 而是采用 了解诗传统
“

六经皆以情教也 。 《易 》 尊夫妇 ， 《诗》 首 《关中少数人的释义方法 。 《毛诗正义》 中提到 ：

“

孙

雎》
… …岂非 以情始于男女 ？

”？
晚明张次仲 《待轩炎云 ：

‘

相求之匹
’

。

”？
清人臧琳说 ：

“

孙炎云 ：

诗记》 解释 《关雎》 时甚至说 ：

“

窃谓诗以言情 ，

‘

相求之匹
’

， 是以求训逑 。

” ＠也就是说 ， 把
“

逑
”

古今人情不甚相远 ， 以情求之 ， 仿佛可得 。

”？
不仅作为动词

“

求
”

。 除了孙炎 ， 宋代的杨简也这样解

是圣人之情与男女之情相通 ， 而且古今人情也相释过 ：

“

逑 ， 求也 。 窈窕 淑令之女 ，
君子之所好

通 。 因而有学者认为 ， 《牡丹亭》

“

很能反映晚明求 。

” ？
陈最良采取了这样的释义 ， 因而加重了

“

窈

人对于 《诗经》 的认识 ， 尽管当时的正统教育仍窕淑女 ， 君子好逑
”

中男女相互追逐的意味 。 当

把 《诗经》 作为寓有圣人伦理纲常教义的圣典 ， 春香接着追问 ：

“

为甚好好的求他 ？

”

陈最良没有

然而在更多的凡夫俗子的眼里 ，
它 已经变成了一回答 。 正是因为没有答案 ，

杜丽娘才会 由此而出

部表达古人情怀的性情之作
” ？

。 可 以说 ， 在 《牡发 ，
产生 出男女情思 。 可 以说

，
陈最 良与春香在

丹亭》 中
，
丽娘不 满陈最 良讲 《 毛诗 》 只 强调《牡丹亭》 中起了重要作用 。

“

后妃之德
”

的部分 ，
而忽略情的部分 ，

经过她的既然杜丽娘的男女追逐之
“

情
”

被激发 出来 ，

思索 ， 不仅将圣人之
“

情
”

贯通于男女之情 ， 还汤显祖 自然有
一

套对
“

情
”

加 以展现的策略 。 情

将古今之情也联系 起来 ， 这与宋 明理学发展和的出发点 ， 在
“

好好求他
”

， 而
“

好好求他
”

自然

《诗经》 的阐释在明代的发展有关。 可 以说 ， 《牡分为两个层面 ：

一个层面是如何
“

好好地
”

， 另一

丹亭 》 这个经典文本对 《关雎》 的阐释在 《诗经》个层面是如何
“

求
”

。 试看汤显祖如何展示 。 从第

的阐释中应有重要的
一

席之地 。十出 《惊梦 》 开始 ， 杜丽娘看到
“

原来姹紫嫣红

开遍
”

却
“

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
”

， 就如 自 己 的

二 陈最良 《关雎》 阐释与情的生发青春美貌在时光流失 中无人欣赏 ， 顿感哀伤与落

寞 。 当她人梦 ， 梦中柳生上场 。 柳生说 ：

“

小生顺
“

圣人之情
”

与普通人之情可以 相通 ， 在宋明路儿跟着杜小姐回来 ， 怎生不见？

”

三妇评 ：

“

小

理学发展到 《牡丹亭 》 之时 ， 似乎已经毋庸置疑 。 姐好处 ， 恨人不见 。 观其左右瞧时 ， 是又恐春香

但是 ，
这只是

一

个外部的 、 背景式的论证。 《牡丹见。 而孰知梦情
一

起 ，

已有人跟着矣 。

” ？
—转身 ，

亭》 中 ， 杜丽娘听到的是 《毛诗》 的解释 ， 接受看到了小姐 ， 连忙说 ：

“

呀 ， 小姐 ， 小姐
”

，

“

小生

的是 《诗大序 》 的精神 ， 她却将圣人之情与普通那
一

处不寻访小姐来 ，
却在这里 ！

”“

却在这里
”

人之情贯通起来 ， 是什么契机促成的 呢？ 这还须的意思就是此后张爱玲 的短文 《爱》 所发挥的 ：

从 《牡丹亭》 内部寻找答案 。
“

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，
于千万年之

看 《牡丹亭》 第七 出 《 闺塾 》 中陈最 良如何中 ， 时间 的无涯的荒野里 ，
没有早一步 ， 也没有

讲解
“

关关 睢鸡 ， 在河之洲 。 窈窕 淑女 ， 君子好晚
一步 ， 刚 巧赶上 了 ， 没有别的话可说 ， 惟有轻

逑
”

。 陈最良说 ：

“

兴者起也 。 起那下头窈窕淑女 ， 轻地问一声 ： 噢 ， 你也在这里 ？

” ？
也如流行歌 曲

是幽闲女子 ， 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 。

”

春香提《原来你也在这里 》 中所说 ：

“

若不是你渴望眼睛 ，

问 ：

“

为甚好好的求他？

”

陈最 良不知是不能回答若不是我救赎心情 ， 在千 山 万水人海相遇 ， 喔 ，

还是不愿意回答 ，
只说春香 ：

“

多嘴哩 。

”

这个地原来你也在这里 。

” ＠
相遇是一种冥冥之 中 的缘分 。

方陈最良解释的
“

好逑
”

非常值得注意 。朴树 《生如夏花》 中 ，

“

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

？
 2 0 1 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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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多久 ，
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 。 我从远了一幅像 ， 希望梦 中 的书生有朝

一

日 能凭此找 到

方赶来 ， 恰巧你们也在
”？

，
也描述了这种为爱追她 。 丽娘死后 ， 鬼魂到了 阴间 。 胡判官审 问得知

寻的曼妙 ， 为了那个所爱的人 ， 从远方赶来赴
一

杜丽娘是慕色而亡 ， 查知丽娘阳寿未尽 ， 又与柳

面之约 。 梦中 ， 柳生跟丽娘说
“

恰好花园 内
”

折梦梅有宿世姻缘 ， 遂放丽娘鬼魂随风寻找梦中人。

取了柳枝 ，
要丽娘作诗赏柳 。 此时 的丽娘 ， 在羞丽娘鬼魂 回到 了后花 园 中 旧地重游 ， 听见厢房 中

怯之中最关心的问题是 ：

“

这生素昧平生 ， 何因到有人叫着
“

俺的姐姐呵 ， 俺的美人呵
”

。 丽娘鬼魂

此 ？

”

柳生回答 ：

“

小姐 ， 咱爱杀你哩 ！

”

喜欢你什发现柳生所对的正是 自 己 的写真
，
写真旁边还有

么呢？ 他说出 了原因 ：

“

则为你如花美眷 ，
似水流柳梦梅的名 字 ， 确定这个就是 自 己寻找的人 ， 于

年 。

”

这一句话是整个 《牡丹亭 》 的核心 。是丽娘 自荐枕席 。 杜丽娘经历从生而死 ，
方得 以

如何理解这一句话 ，
仍要从 《关雎》 入手 。 追寻到梦中之人 。 而 《拾画 》 、 《玩真》 、 《冥誓》 、

对于 《关雎》 ， 明人戴君恩说 ：

“

此诗只
‘

窈窕淑《 回生 》 则是柳梦梅追寻杜丽娘的历程 。 柳梦梅病

女 ， 君子好逑
’

便尽了 。 却翻出 未得时
一段 ， 写体初愈 ， 到后花园 中 拾到杜丽娘的写真 ， 整天观

个牢骚忧受的光景 ； 又翻 出 已得时
一

段 ， 写个欢赏 ， 如痴如醉 ， 梦想着能与小姐风月 中 片时相会。

欣鼓舞的光景 。 无非描写
‘

君子好逑
’

一句耳 。

”？丽娘出现 ， 与柳生越来越亲密 ， 决定告诉柳生真

《关雎》 的精髓即在
“

君子好逑
”
一句 。 现在要问相 ， 要柳生发愿娶 自 己为妻 ， 柳生当即 同意 。 柳

的问题是 ， 这一句究竟写出 了什么才被置于 《诗梦梅在石道姑及其侄子的帮助之下 ， 来到后花园

经》 之首 、 《关雎》 之首 ？ 其实这也是春香的问打开杜丽娘的坟墓 。 杜丽娘起死 回生
， 认 出 了柳

题 ：

“

为甚好好的求他？

＂

这个 2 0 0 0 年前的问题 ， 梦梅与石道姑 。 这是柳梦梅追寻杜丽娘的故事 。

《牡丹亭》 给 出 了 回答 ， 就是
“

则为你如花美眷 ，
“

求
”

的第二阶段 ， 是两人结为夫妇之后需要

似水流年
”

。 此旬何意 ？ 本人的理解是 ： 我为着你被外人承认二人所进行的努力 。 从杜丽娘还魂以

的美而来 ， 为着你的美不被时间岁 月 腐烛而来 ， 后 ，

一

直围绕她的问题 ，
也就是汤显祖要证 明 的

我要让你的美像花开绽放 出来 ， 我要在你最美的问题 ， 就是 ： 让所有人确认她是真还魂了 ，
她就

时刻到来 。 其实 ， 现代作家沈从文的
一

段话也是是杜丽娘。 还魂若 真 ， 则 杜丽娘 的
“

情
”

就是

如此 ：

“

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 ， 看过许多次数的
“

真
”

。 可以超越生死 ， 就是
“

情之至
”

。 因而 ， 从

云 ，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
，
却只爱过

一

个正 当最好《婚走 》 、 《如杭》 、 《 急难》 、 《遇母 》 、 《泊淮》 、

年龄的人。

” ？
为这个

“

正当最好年龄
”

的人 ，

一生《闹宴》 、 《硬拷 》 到最后的 《 圆驾 》 ， 是二人为证

无憾 。 正是此意 ， 说到 了杜丽娘的心 里 ，
正是这明 自 己 的情的合法合理而进行的努力 ，

二人在人

样的
“

情
”“

意
”

足以让丽娘倾倒 。 三妇很敏锐地世间
“

求
＂

证 自 己 的真情 。 还魂之后 ， 柳生与丽

评 ：

“‘

咱爱杀你
’

， 照见睡情谁见一段 。

‘

如花美娘在石道姑的主持之下成婚 。 柳梦梅 、 杜丽娘
一

眷 ， 似水流年
’

，
照见青春虚度一段 。 柳生顺路跟行到杭州去参加科考 。 柳梦梅赶考归 来 ， 提到贼

来 ， 故幽闺 自怜之语 ， 历历闻之 。 几句伤心话儿 ， 寇围困淮扬 ， 丽娘想到镇守淮扬的正是 自 己 的父

能使丽娘倾倒也 。

” ？
这就是 《牡丹亭 》 所展示的什亲杜宝 ， 心生担忧 ， 因而央求柳梦梅前去打探父

么是
“

好好地
”

求 ，
即最美的相遇 、 最真的痴情 。母消息 。 杜丽娘与石道姑在寄居的房舍 中等待柳

第二层
“

求
”

的部分 ， 则又分为两个阶段 。梦梅 ， 夜晚没有灯油 ，
石道姑去借 ， 杜夫人与春

第一个阶段 ， 是杜丽娘与柳梦梅相互追寻的香此时正好赶到 ， 进来借宿 ， 发现院 中人似 自 己

过程 。 从 《寻梦 》 开始 ， 到 《写真 》 ， 继而 《冥的女儿 ，
以 为遇到 了鬼 。 正害怕 不肯认丽娘时 ，

判》 、 《魂游》 、 《幽媾》 ，
这是杜丽娘追逐柳梦梅的石道姑回来 ， 母女相认 。 杜宝设计退了敌兵而设

历程 。 游园之后 ，
丽娘每 日 都觉得现实 中 的东西宴庆祝 ， 这时柳梦梅破衣破 帽进淮安城 中 求见 ，

都变得那么乏味 ， 她来到花园之中 ，

‘

重温
“

惊梦
”

杜宝听说外边有人 自称女婿来见 ， 更伤心
一

家人

时的种种欢情蜜意 。 可鸳梦重温 ，
又带给她无限离散 ， 气愤之下让人将其拿下 ， 吊 起来拷打 。 柳

感伤 。 花园寻梦之后 ， 丽娘每 日 神思恍惚 ， 日 渐梦梅据理力争 ， 不承认 自 己有罪 。 杜宝认为女儿

消瘦
，
为了 留住 自 己 青春的美 ， 就 自 己 为 自 己 画复活还魂是妖鬼作怪。 杜宝与柳梦梅在皇帝面前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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

《牡丹亭》 中 《关雎》 的意义


对质 ， 皇帝验证 了杜丽娘是人 ， 杜宝仍不肯认女出 《诊祟 》 中陈最 良胡乱用 《诗经 》 中 的句子为

儿 ，
丽娘激动之下晕倒 ， 杜宝才认下女儿 ，

一家丽娘开药方外 ， 文中没有再提到 《诗经》 ， 更没再

人最终团 圆 。 杜丽娘从还魂之后 ， 经历着漫长的提及 《关雎》 。 上文巳论及 ， 杜丽娘因 《关雎》 动

被一个
一

个外人确认 的历程 。 当皇帝不仅确认 了了情肠后 ， 《关雎》 的作用并未就此结束 ，
而贯穿

杜丽娘是
“

真
”

的
“

人
”

而且下达
“

父子夫妻相着整个 《牡丹亭》 剧本 。 不仅如此 ， 《关雎》 笼罩

认
”

的 旨令时 ， 杜丽娘的真实性被社会承认 ， 也着整个 《牡丹亭 》 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。

就意味着她具有的
“

真情
”

是真的 。 天下人都承其一
， 《牡丹亭》 的结构与 《关雎》 的结构有

认他们 了 ， 就证 明
“

情
”

可 以穿 越生死 、 贯通关。 先看 《关雎》 的结构 。 为方便 ， 先引 出全诗 ：

天下
？

。关 关 雎鸠 ，
在河 之 洲 。 窈 窕淑 女 ， 君 子

《牡丹亭》 创造性地运用 《关雎》 的做法在明好逑 。 （ 第 一章 ） 参差荇菜 ，
左右流之 。 窈窕

代有很好的文化土壤 ， 明人不拘泥于 《关雎》 是淑女 ， 寤寐 求 之 。 求之 不 得 ，
寤寐 思 服 。 悠

否有关圣人 ， 很多人对其作文学性 的探讨 。 如 陆 ． 哉悠哉 ， 辗转反侧 。 （ 第 二 章 ） 参差荇菜 ，
左

化熙 《诗通 》 解释 《关雎》 ：

“
一意而情词 曲折 ，右釆 之 。 窈 窕 淑女 ，

琴 瑟 友 之 。 参 差 荇 菜 ，

正是风人妙境 。

” ？
万时华 《诗经偶笺 》 ：

“

求之不左右笔 之 。 窈 窕淑女 ， 钟鼓乐之 。 （ 第 三 章 ）

得四句 ， 总是寤寐求之紧紧作
一

气说 ， 摹写不寐从 《毛诗》 开始 ， 将 《关雎》 分为 以上所标

光景 ， 宛然如 画 。

” ？
张次仲 《待轩诗记》 ：

“

味诗的三章 。 《毛诗正义 》 中孔颖达说 ：

“

此诗所言 ，

语轻盈妩媚 ’ 固类闺秀 。

” ？
凌據初 《孔门两弟子言思求淑女而未得也 ， 若得 ， 则设琴瑟钟鼓以乐此

诗翼》 ：

“

钟 曰 ： 关关二字叠得妙 ， 妙在生而有淑女 。

” ？
也就是说 ， 第

一

章以
“

关关雎鸡 ， 在河之

意 。

” ？
不同于 《毛诗》 认为 《关雎》 有关后妃之洲

”

起兴
“

窈窕淑女 ，
君子好逑

”

后
， 第二章讲

德 、 朱熹认为是文王与大姒 ， 沈守正指 出 ：

“

所谓求淑女
“

未得
”

之时 ， 第三章则讲
“

已得
”

之时 。

忧之喜之者 ， 不必泥定文王 ， 不必泥定宫人 ，
只此后大部分的 《诗经》 阐释都将此诗分为三章理

是爱之重之 ，
而形容无已 之词耳。

”“

必 曰友之乐解 。 朱熹 《诗集传 》 说第二章
“

此章本其未得而

之者 ， 爱极而属之 ， 亦思极而慰之词也 。

” ？
不再拘言

”

， 第三章
“

此章据今始得而言
” ？

。 宋人戴溪

泥于圣人 ， 而只重视表现于其中 的爱与情思 ， 使《读周南》 也说
“

方求之未得 ， 寤寐在念 ，
通夕不

其意义从神圣走向平常 。 在 明代这种风气中 ， 汤安寝
；
及其既得也 ， 欲 以琴瑟友之 ，

示其亲也 ，

显祖以 《牡丹亭》 这样文学的形式来阐发 《关雎》钟鼓乐之 ， 结其欢也
” ？

， 大意
一

致 。 当然 ， 明人

的深意 ，
即便不能说是这种风气的开创者 ，

至少也如此 。 如许天赠 《诗经正义》 ：

“

诗人即兴美圣

算是其中重要的
一环 。配之善 ， 复两兴未得既得之情也 。

”？
季本 《诗说解

总而言之 ， 陈最良并非
“

鹦鹉学舌
”“

依注解颐》 ：

“

顺水之流而求之 ， 未言得也
”

，

“

采取而既

书
”

，
而对 《关雎 》 有 所发挥 。 正是 因 为 他将得也 。

” ？
陆化熙 《 诗通 》 ：

“

如此人 岂容易得
”

，

“

逑
”

解释为
“

求
”

，
经过春香的追问 ， 才引发了

“

今幸得之岂能不爱且乐 。

” ？
曹学佺 《诗经剖疑》 ：

杜丽娘对男女相互追逐之情的好奇 ， 而 《牡丹亭 》

“

曰未得而忧既得而乐 。

”＠
这样的分章方法已 经成

用整本戏 曲将此一一细致展现 出来 。 也正因此 ，为约定的看法 。

《关雎》 在 《牡丹亭》 中的位置才如此重要 。有学者指出 ， 明代科举由八股制义取代诗赋 ，

经学变成了文学的
“

肥料
”

： 从 《诗经》 内在的意

三 《牡丹亭》 的 《关雎》 结构义人手 ， 体味其中的情味 ， 体会诗人的心灵世界 ，

同时对 《诗经》 进行艺术分析 ，

一

方面为八股而

已有学者指 出 ， 杜丽娘对 《诗经 ？ 关雎》 的解 《诗》 ， 另
一

方面又解 《诗》 如八股法 ， 这两种

接受是 《牡丹亭》 整个情节结构的逻辑起点与契力量迫使 《诗经》 研究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，

机
？

， 杜丽娘在学堂的启 蒙教育始于 《关雎》
？

。经学随之而凋敝 ， 文学因之而回 生 ， 遂出 现了 晚

不过 ， 研究者提到 《关雎 》 对杜丽娘的启 蒙作用明 《诗经》 文学研究的高潮
？

。 因学习八股文和文

后
， 就抛开 《关雎 》 不谈 了 。 的确 ， 除 了第十八学鉴赏有着共同 的原因 ， 明人对 《关雎》 的结构

？
 2 0 3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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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变得更加 细致 。 如 沈守正 《诗经说通 》 以如此解释。 郑玄笺解
“

窈窕淑女 ， 君子好逑
”

的
“

君子淑女敌德而成嘉耦 ，
此兴意也

”

分析第
一

章意思是
“

悠闲处深宫 ， 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

的宗 旨 ， 以
“

二章承好逑来 ， 唯淑女为君子之嘉众妾之怨者
”

，

“

参差荇菜 ， 左右流之
”

为
“

三夫

耦 ， 是以未得不胜其忧 ， 既得不胜其喜
”

分析以人九嫔以下 ， 皆乐九嫔之事
”

， 因此
“

寤寐思服
”

下两章的意思
？

。 上文提到的戴君恩 《读风臆评》的是
“

求贤女而不得
”

，

“

琴瑟友之
”

的也是
“

贤

也是如此 ：

“

诗之妙全在翻空见奇 。 此诗只窈窕淑女之助后妃共荇菜 ， 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 同
”？

。

女君子好逑便尽了 ， 却翻出 未得时
一段 ， 写个牢也就是说 ， 郑玄认为 ， 诗的主角是后妃 ，

不过诗

骚忧受的光景 ， 又 翻 出 巳得时一段 ， 写个欢欣鼓的另外的主角不是君子 ，
而是三夫人九嫔等贤女 ，

舞的光景 ， 无非描写君子好逑
一句耳 。 若认做实后妃

“

藤寐思服
”

、

“

琴瑟友之
”

之情不是对君子

境 ， 便是梦中说梦 。

” ？
在将 《关雎》 分为旨意 、 既的 ， 而是对 三夫人九嫔 的多情 。 唐代孔颖达 的

得 、 未得三部分时加人了很细腻的解释与体味 。《毛诗正义》 赞同 了郑玄的说法 ：

“

后妃既有是德 ，

通观 《牡丹亭》 全本 ， 《牡丹亭 》 正是依照着又不妬忌 ， 思得淑女以配君子 。

”？
这种

“

离奇
”

的

《关雎》 三章的结构而进行的 。 从第一出 《标 目 》解释朱熹不赞同 。 上文已经提到 ， 朱子 《诗序辨

到第十出 《惊梦》 ，
两个人依次出 场 ， 并在梦 中相说》 与 《诗集传》 将淑女与君子确定为大姒与文

遇
，
即是 《关雎》 第一章之意 ， 男女最美的邂逅王

，
不过

“

癖寐思服
”

、

“

琴瑟友之
”

之情也不是

与相互匹配 ，
即张次仲 《待轩诗记》 所言 ：

“

首章大拟与文王之情 ，
而是

“

宫中之人于其始至 ，
见

说君子好逑 ， 真有
一见跃然 ，

喜不 自胜光景 。

” ＠
从其有悠闲贞静之德 ， 故作是诗

”？
。 辗转反侧的深

第十一出 《慈戒》 到第三十五出 《 回生》 是
“

未情不是淑女与君子之间的 ， 是
“

宫中之人
”

对大

得时
一

段
”

， 所写的
“

牢骚忧受的光景
”

， 既包括姒的喜爱之情 。 朱熹承认诗赞美的主角是淑女大

杜丽娘的悲伤寻梦 、 为梦而亡之恸 、 经历冥判等姒
，
但他又提示 ：

“

但其诗虽若专美大姒
，
而实 以

追寻梦 中之人的不獬努力 与 回生 的担心 与忧愁 ， 深见文王之德 。

”？
朱熹这个说法影响深远 ， 他明确

也包括柳梦梅拾画玩真时的渴望与助爱人回生的了三个问题 ： 其一 ， 是
“

宫 中之人
”

， 即特定的

坚决。 从第三十六出 《婚走》 到第五十五 出 《 圆
“

诗人
”

所作的赞美后妃的诗 ；
其二 ， 诗中 只有后

驾》 是
“

已得时
一

段
”

， 所写的
“

欢欣鼓舞的光妃与君子 ， 而不牵涉三夫人九嫔等别的女人 ；
其

景
”

， 既包含
“

如杭
”

时二人知根知底 的甜蜜 、 柳三
， 诗虽是专为赞美大姒 ，

也可见文王之德 。 这

生为杜丽娘寻父经历艰辛的心甘情愿 ，
也包括二种理解看似与当今人们对 《关雎》 的理解差异相

人努力使杜夫人 、 杜宝及皇帝确认他们的真情 。 当大 ， 但宋明两代很多人都持这样的看法 。 如宋

俞平伯 《牡丹亭赞》 说 ：

“

积一念之诚 ， 辄颠倒死人李樗、 黄檩的 《毛诗集解》 卷
一

：

“

尝观诗人之

生如弹丸乃尔 ， 较 《关雎》 之
‘

寤寐反侧
’

，
不啻美是人 ，

不言其所 以美之事 ，
而特言诗人喜乐之

放大数百旬矣 。

” ？
早就 意识 到 了 《牡丹亭 》 与情 ， 则其人之贤可知 。

” ？
范处义 《诗补传》 卷

一

：

《关雎》 精神上甚至结构上的关联 。
“

诗人识其心 ， 故有是言 。

” ？
刘克 《诗说 》 卷

一

其二 ，

“

情
”

的主角与淑女的鲜明形象 。 《牡《关雎》 ：

“

诗人极于形容如此其徽美 ， 是以为三百

丹亭 》 中杜丽娘的形象十分鲜 明 ， 而其他角色相篇之首 。

” ？
严粲 《诗缉》 卷

一“

国风
”

也是此意 ：

比来说稍稍失色 。 为什么整个戏剧会如此凸显一
“

美后妃之德 ， 所以见文王之德也 。

” ？
明人许天赐

个女子的形象 ？ 为何在情之男女两面 中女子之情《诗经正义 》

“

国风
”

卷一 ：

“

宫人两兴圣女之既得

占了主要地位 ？ 从某种程度上说 ， 《牡丹亭 》 这样而必假乐而鸣其情焉 。

“ ＠
季本 《诗说解颐》 ：

“

经

的效果与 《关雎》 的表达不谋而合 。旨 曰 ： 《关雎》 ， 宫人 咏后妃 之德能使人畏而爱

《毛诗》 说 《关雎》

“

是以 《关雎》 乐得淑女之也 。

” ？

以配君子
”

，
主要赞美后妃之德 ， 那么 ，

后妃这个不过 ， 在明代 ， 这样确定的见解 中却有 了不

女子 自然是诗的主角 。 按照常理 ， 诗中 的喜怒袁同的声音 。 姚舜牧 《诗经疑问 》 卷
一

：

“

《关雎》

乐都应该是主角 的情感 ， 整篇诗歌 自然是说淑女之诗不作于文王 ，
而作于宫中之人 。

” ＠
在

“

疑问
＂

与君子之情 。 但事实上 ， 明代之前的解诗者并不即怀疑与问答 中 ， 姚舜牧作 出这样的 回答 ， 则暗
？
 2 0 4 

？





《牡丹亭》 中 《关雎》 的意义


示着 ， 有疑问的人是将 《关雎》 当作文王所作的艳 ， 语多琐屑 ，
不成篇章 。 《还魂 》 妙处种种 ， 奇

诗的 。 若真是如此 ， 则诗中
“

寤寐思服
”

、

“

琴瑟丽动人 ， 要无奈腐木败草 ， 时时缠绕笔端 。

” ？
说

友之
”

就变成了文王与大姒
一

对男女之间的两情
“

无奈腐木败草 ， 时时缠绕笔端
”

除了指篇章上的

相悦 。 这样对 《关雎》 的不同意见不单模糊地表枝节散漫外 ， 应该也包括 《牡丹亭》 使用 了大量

现在姚舜牧的问答中 ， 还有更明确 的说法 。 邹忠的看似并无实际作用 的植物物象。 《牡丹亭 》 历代

胤 《诗传闻 》 ：

“

第诗所以首 《关雎》 ， 义不宁惟评本中注意这个问题的批评家较少 。 清代女子程

是 ， 盖 《关雎》 为 四始之始 ， 岂待仲尼始之 ， 周琼评 《牡丹亭 》 说 ：

“

木为生意 ， 人贵青春 ， 是

公实始之 。 何者 ？ 《关雎》 、 《葛覃》
二篇皆太拟所矣 。 何独取于柳乎 ？ 柳枝何咏乎尔 ？ 曰

： 柳也者 ，

自赋 ，
周公表先世之诗为房中之乐 ， 舍是奚先？

” ？天地之柔情也 ， 忽 眠忽起 ， 最善抽思 ， 纵远飘空 ，

邹忠胤不认为 《关雎》 是文王所作 ，
认为是

“

太
一

根万绪 ， 化为 飞絮 尚遍房栊也 ，
真才子也 。 吾

姒所 自赋
”

，
也就是说 ，

诗人正是大姒 自 己 ， 诗中独 以为 ， 但实其节 ， 亦可变梢云之竹 ； 知敛其气 ，

“

寤寐思服
”

、

“

琴瑟友之
”

不是外在的
“

诗人
”

亦可变岁 寒之松也 ； 春卿之志诚是也 。 梅奚取？

对大拟的感情 ， 而是大姒 自 己体现出来 的与文王曰 ： 雨肥红绽 ， 汗潮微酸 ，
笑笑美怀 ， 风风润粉 ，

之间的男女深情 。 这种解释与晚 明重
“

情
”

的思举似香肌 ， 无能逾 比
， 芙蓉至艳 ， 当波霞裳耳 。

潮兴盛有关。 重
“

情
”

， 自然会在对 《关雎》 的解木之贞气 ， 春之正态也 。

” ？
这样的解释 ， 植物只是

释中体现出来 。 如朱朝瑛 《读诗略记》 讲 《关雎》象征的作用 。

第三章 ：

“

兴意只在左右二字 ，
以左右无方兴起爱不过 ， 若换一种角 度去理解 ， 就可 以看出 ，

慕之心 ， 无所不至 。

” ？
在重

“

情
”

之中
，
最重要的《牡丹亭》 中 的草木物象其实与 《关雎》 重要的特

是 ， 他们再
一

次强调 了
“

窈窕淑女
”

这个诗中 最点
——

“

兴
”

有关。

美好的女主角 。 张次仲 《待轩诗记》 ：

“

李愚公曰 ：已经有学者指出 ， 《牡丹亭 》 中柳、 梅的比兴

窈窕淑女
一

句 ， 篇中 四番叠咏 ， 总 以此人为足重 。 象征是贯穿全剧的
？

。 不过 ，

“

比兴象征
”

的说法

首章说君子好逑 ， 真有一见跃然 ， 喜不 自胜光景 。 有些笼统 。 若要探究植物物象如何弥漫在 《牡丹

此时即 已亲爱快乐 ， 但直接 以末章友乐 ， 趣便索亭 》 中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， 仍须从
“

兴
”

本身

然 ， 翻从昔 日未得怀思一段彷徨之景 ， 反复追述 ，
说起 。

则今 日 得之喜乐何能 自 已
， 此诗人之文 以情生

“

兴
”

的手法 ， 在 《诗经 》 之中常见 ，

“

关关

也 。

”？
凌樣初 《孔门两弟子言诗翼》 ：

“

钟惺曰 ： 雎鸡
”

即为
“

兴
”

，

“

参差荇菜
”

也是
“

兴
”

， 因

哀乐 ， 情也 。 不伤不淫 ， 情而不失其正也 。 思无而历代解诗者都非常留意这
一

点 。 《毛诗》 解释为

邪亦是此意 。 诗理性情 ， 故 以此为诗始 ， 然皆根何从
“

在河之洲
”

的
“

关关雎鸠
”

说到
“

窈窕淑

窈窕淑女来 ， 故章章言之 。

”？
这些诗解 ，

不仅强调女 ， 君子好逑
”

， 认为
“

挚而有别
”

是此鸟 的品

了 《关雎》 之中的
“

情
”

， 更强调了
“

总以此人为德 ，
因而

“

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 ，
又不淫

足重
”

、

“

皆根窈窕淑女来
”

诗中淑女的美好形象 。其色
，
慎固幽深 ， 若雎鸠之有别焉

”

， 努力找到二

现在再反观 《牡丹亭》 ， 就可 以发现 ， 戏曲 中者的相似点 。 郑玄笺注特意指 出 ：

“

谓王雎之鸟 ，

不仅肯定了
“

窈窕淑女 ， 君子好逑
”

之
“

情
”

是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 。

”

孔颖达发挥说 ：

“

此雎鸠

男女之情 ， 而且杜丽娘形象异常鲜 明 ，
这正 与之鸟 ，

虽雌雄情至 ， 犹能 自 别 ，
退在河州 之中 ，

《关雎》 中颂扬
“

窈窕淑女
”

的意旨不谋而合 。不乘匹而相随也 ，
以兴情至 ， 性行和谐者 ， 是后

其三 ， 《牡丹亭》 的植物意象与 《关雎》 之妃也 。 后妃虽悦乐君子 ， 犹能不淫其色 ， 退在深

兴 。 《牡丹亭 》 中用到 了很多植物物象 ， 如柳梦梅宫之中 ，
不亵渎而相慢也 。

” ？
朱熹 《诗集传》 甚至．

梦见一个美人立在梅树下 ， 如杜丽娘梦中 书生手考证 ，
王雎

“

状类凫鹭 ， 今江淮间有之 ，
生有定

里拿着
一

条柳枝 ，
以及 《冥判》 中提到众多的花。 偶而不相乱 ， 偶常并游而不相狎 ， 故 《毛传》 以

大体说来 ， 若单从戏曲情节上讲 ， 这些植物只有为挚而有别 。

” ？
这种

一定要找 出关联的做法似乎有

前后映照 的功能 ， 并不起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。 些拘泥 。 徐复观就认为 ， 从汉儒到孔颖达的传注

王骥德 《 曲律》 中说 ：

“

《紫箫》 《紫铁》 ， 第修藻家有一个共 同 点 ，
即认为在

“

兴
”

的手法之下 ，

■

 2 0 5
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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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所各用 的客观事物 ， 是和诗人所要表达的主义
； 其次 ， 他强调

“

且是学生家传
”

因为杜甫有

题 ， 有意义上的关联
？

。 朱子释
“

兴
”

为
“

先言他
“

诗是吾家事
”

之说
？

， 杜甫所说的
“

诗
”

已经不

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
” ？

， 没有清楚说出二者是否限于 《诗经 》 ，
而是泛指诗歌 。 也即说 ， 杜宝是把

有关 。 徐复观总结说 ：

“

用作兴的事物 ， 诗人并没《诗经 》 看作诗来对待的 ，
而不是看作隐含着圣贤

有想到在它身上找到明确的意义 ， 安排上什么明确之意的
“

经
”

；
再次 ， 杜宝说

“

其余书史尽有 ， 则

的 目的 ， 要使它表现出什么明确的理由 ， 而只是作可惜他是个女儿
”

则 暗示 ： 书史适合男儿 ， 而诗

者胸中先积累 了欲吐未吐的感情 ， 偶然 由 某种事则适合杜丽娘这样的女儿家 。 杜宝强调 《诗经 》 ，

物＾这种事物 ，
可能是眼前所见的 ，

也可能是心特别是 《关雎》 的
“

诗
”

本位 ， 正是 《牡丹亭 》 作

中忽然浮起的——把它触发了 。

” ＠
也就是说 ，

“

兴
”

为一部伟大的诗剧的精神气质所在 。 正因为如此 ，

的此物与彼物之间并不需要
一

定有所关联 。俞平伯在 《牡丹亭赞》 中才说 ：

“

吾谓 《牡丹亭》

这并不是徐复观泛泛的总结 ， 古人也有类似非他 ， 盖直接 《诗》 三百之法乳者 。

” ？
俞平伯早 已

的意见 。 如郑樵对 《关雎》 开篇
“

兴
”

的认识就经指出 了 《牡丹亭》 直接 《诗经》 的精神本源 ， 甚

不同于 《 毛诗》 。 明代邹忠胤 《诗传闻 》 引郑樵的至可以说 ， 《牡丹亭 》 就是直接 由 《关雎》 而来的 ，

观点 ：

“

诗之本在声 ，
而声之本在兴 ， 鸟兽草木乃 《牡丹亭 》 只不过

“

是能将闺 门风雅 ， 性情之本原 ，

发兴之本 。

”？
张次仲 《待轩诗记 》 也说 ：

“

郑渔仲宛转曲折而书之 ， 缠绵低徊而度之 ， 明 目张胆地而

谓 ： 兴者 ，

一

时之兴谋而感于心 ， 所见在此 ， 所扮之者也
”？

。 说到底 ， 《牡丹亭》 本质上是对 《关

得在彼 ，
不可 以事类推 ， 不可 以义理求 。 故兴之雎》 在真情层面上的美妙阐释而已 。

所在 ， 鸳鸯湾鸠黄鸟桑扈俱可 以 咏后妃 ， 如必关［本文 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

雎然后可美后妃 ， 他无与焉 ， 不可以语诗也 。

”＠
此目

“

中 国 诗 学 言 说 方 式 的 现 代 转 型
”

物与 彼物之 间不一定非要 有所相 似才能使用 ， （
1 1 ＹＪＣ 7 5 1 0 4 2

） 、 中 山大学文科青年教师培育项 目

“

兴
”

是什么呢？
“

触物 以起情 ， 谓之兴 ， 物动情
“

中 晚 明 的 文 道 关 系 新 变 与 博 学 思 潮
”

也 。

”？“
物

”

动
“

情
＂

才是最重要的因 素 。 不过 ， （
1 2ＷＫＰＹ 6 8

） 阶段性成果 ］

张次仲也说 ：

“

观此可以破说诗之固 ， 然兴会感触


亦须情与物有关映之处 ， 则滋味深长 。

” ＠
以这种灵①⑦梅溪 ： 《 〈 牡丹亭 〉 中 的几个人物形象 》 ， 《文史哲》

活的观点来观察 《牡丹亭 》 ， 则其中 的柳 、 梅 、 花ｌ 9 5 7 ￥％ ｆｆｌ 。

草即是如此 。 柳梦梅手 中 的柳枝不
一

定非要有程②⑩徐朔方 ： 《论汤显祖及其他 》
， 第 3 8 页

， 第 3 5 页
，
上

琼所说的象征意义 ， 这些花草在其中 只是
－

种对 ，
古籍離社 Ｉ

？
3 年版 。

、

情与美的兴起而已 。 作者为柳 、 杜之真情 、 Ｍ ＇

＊
工

、、
， 人 分 Ｍ 斯咖卞 沾井 丄＾讳主编 ： 《汤显祖与牡丹亭》 ， 第 2 6 4 页

， 第 2 6 5 页
，
台

而 石感触 ， ｛目 ￥下 的花木 烘托值染 出来 。

湾中央研究院中 国文史研究所 2 0 0 5 年版 。

，
妙的是

＾
这些花木正与情

“

有关映之处
”

， 因而 ④高彦颐著 、 李志生译 ： 《 闺塾师
一一

明末清初 江南 的才
“

滋味深长
”

。女文化》 ， 第 9 1 、 7 7 页
，
江苏人民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。

⑤？？汤显祖著 、 吴吴山三妇合评 ： 《牡丹亭》 ， 第 1 3 页 ，

四／
ｊ
、结第 2 2 页

，
上海古籍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。

⑥？萧华荣 ： 《从 〈关雎 〉 接受史看 〈牡丹亭 〉 的时代意

《牡丹亭 》 第五出 《延师》 中 ， 杜宝与陈最良义》
，

《齐鲁学刊》 1＂ 1 年第 2 期 。

商议给杜丽娘读什么书时 ，
杜宝说 ：

“

《诗经》 开＿＿■ 》 ， 《 巾

首便是后妃之德 ， 四个字儿顺 Ｐ， 且是学生 家传 ，

论集》 ’ 第 1 7 3 页
’
北京燕山 出版社 1 9 9 5 年版 。

？
‘

⑨汤显祖著 、 徐朔方校注 ： 《牡丹亭》 ， 第 4 8 页 ， 人 民文

．
； ， 丄门 厝他是 丨 女学出版社 1 9 6 3 年版 。 下文所引 《牡丹亭》 文本若无特别

儿。

”

这段话中 ， 除了学者们误认为是压制杜丽娘弓 ｜ 自 ｊｆｃ 。

而耿耿于怀的
“

后妃之德
”

外 ， 需注意杜宝其他 ？？⑩⑩⑩ 孔颖达 ： 《毛诗正义 》 卷
一

， 第 4 页
， 第

几层意思 ： 首先 ， 杜宝说 《诗经 》 是
“

四个字儿 2 3 页
， 第 2 4 页

， 第 2 5 页
， 第 2 7 页 ， 北京大学 出 版社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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